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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 20 世纪 90 年代，意味着再度处

理那个时代的议题与遗产，意味着重新挑

选和吸收那些能够为当今世界提供精神

动力和价值选择的养分，以便我们在新征

程中不至于自我迷失。情境体验剧《那年

老街》正是一部既连接着独特的历史记

忆，又能给人以力量的佳作。

群像叙事的支点构建
所谓情境体验剧，指的是以特定情境

构建为核心驱动力的戏剧形式，它通过环

境、关系、文化符号等元素的深度融合，创

造出具有强烈沉浸感与象征化的戏剧空

间。情境体验剧强调特定生活环境或文

化空间对人物的滋养、塑造甚至压迫，也

强调集体记忆的剧场化重构。《那年老街》

以 20 世纪 90 年代南昌万寿宫老街为情感

载体、叙事场域，通过群像式人物塑造、碎

片化生活图景，在怀旧与变革的张力中展

开了一场关于记忆、身份与意义的探寻。

让观众既沉浸于旧时光，又不被旧时光所

禁锢。经由剧场情境的引导，观众置身于

一个迥异于当下的生活图景中，并由此开

启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与思考。

情境体验剧成功的关键之处，往往在

于找到那个可以支撑全剧的支点。该剧

创作者匠心独运地选择了具有多重意蕴

的“老街”来统摄全剧。一定程度上，老街

不仅仅是一个由青石板路、骑楼等组成的

空间存在，更是一个负载着厚重情感、鲜

活记忆的文化符号。老街显然是一个巨

大的记忆容器，熊火根视若珍宝的理发馆

招牌，万师傅收藏的老樟木嫁妆箱，细妹

子的赣发绣等，这些能指构成了老街独有

的文化气质。那些负载着特定身份的篾

匠、秤匠、剃匠、绣匠、裁缝、道情艺人等传

统技艺的匠人们，则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延

续着老街的文化命脉。

如今，万寿宫老街早已隐入尘烟。这

条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街巷，浓缩了赣鄱大

地的商帮义利之辨、匠人气节之守、市井

烟火处世之道。今天，我们之所以通过一

台话剧来纪念一条老街，是因为作为价值

载体，这条老街尽管沧桑，却构造了一个

时代寻常百姓的行为准则。

观演共生的先锋探索
20 世纪的戏剧革新浪潮中，“第四堵

墙 ”的崩塌被视为戏剧现代性转型的表

征，无论是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理性解

构，阿尔托“残酷戏剧”的神圣性表达，还

是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的身体展演，

戏剧家们以不同的美学路径冲击着镜框

式舞台的桎梏。这些重构观演关系的理

论与实践 ，有助于赢回现代人的主体意

识。《那年老街》的创作显然深谙此道。剧

中老街上的十户人家的屋舍环剧场的围

墙而建，观众就座于这十户人家檐下的竹

椅上，演员就此穿梭于观众之间。显然，

这种演剧模式，对于演员的表演和舞台调

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员被四方的观众

凝视。因而，尽管观众同时在欣赏该剧，

但由于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看到和体

验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由此展开的思考

也可能各有侧重。

该 剧 通 过 解 构 传 统 观 演 界 限 ，建 构

了一种“具身性体验”的观剧模式，在观

剧过程中，强调身体在认知、情感与意义

生成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该剧涉及的内

容为文化传承与记忆的铭刻 ，因而采用

这种具身性的体验方式是恰切的。具身

性 、沉 浸 式 都 强 调 作 为 主 体 的 观 众 在

场。这种观剧模式能够将文化记忆的传

递，从传统的“观看—理解”，升级为“体

验—内化”，从而使传统伦理不再是抽象

的道德训诫 ，而是经由身体经验触发的

内在认同。

具身性体验使得观众不只是个旁观

者，甚至也不只是剧场环境的一部分，还

是整个戏剧活动的组成部分。当彪哥喊

出“宫廷玉液酒”的暗号，观众条件反射般

地应和着“一百八一杯”时，整个剧场就变

成了一个被情感和记忆所连接的无意识

共同体。而当老街发生火灾时，逼真的火

光使得近旁的观众由于应激反应而绷紧

了身体，这使得观众不只是以审美的方式

面对舞台，本身已然被拖入了情境中。当

然，具身体验不是通过间离引发批判，而

是通过卷入达成共情。这种互动机制使

得老街所负载的逻辑不再是空洞的教条，

而是可感知的生活经验。

戏剧冲突的高阶设定
冲突是戏剧的灵魂。在诸如人与自

然、善与恶等所有类型的冲突中，黑格尔

认为，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

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

立是真正重要的冲突。剧中万志斌与父

母、熊火根与癞子、三姑与六姑娘等的冲

突，实际上都是观念上的冲突，也就是黑

格尔所说的真正的冲突。

万志斌向往外面的世界，追求金钱，

渴望摆脱老街的束缚，毅然辞去工厂的铁

饭碗，想去万寿宫小商品城卖丝袜创业。

万师傅和万婶则秉持传统观念，难以理解

年轻人的冒险精神，害怕孩子在外面闯荡

吃苦、迷失方向。癞子与舅舅熊火根之间

也有代际的隔阂，癞子抱怨舅舅不教他真

本事，将他困在老街。熊火根则希望癞子

能继承剃头手艺，延续传统，双方在职业

选择和生活理念上背道而驰。在职业观

念上，老一辈匠人如李篾匠、钉秤吴等，以

传统手艺为生，坚守老街，视手艺为骄傲，

认为这是传承老街文化的根基。而像万

志斌这样的年轻人，受到改革开放浪潮冲

击，追求快速致富，因而子一辈与父一辈

对职业价值的评判截然不同。在对待老

街的态度上，有人眷恋不舍，比如熊火根，

老街承载着他的家族记忆，是他的精神寄

托，他情愿一辈子守着老街的老剃头铺，

盼着爷爷 能 被 认 定 为 烈 士 的 那 一 天 ；但

也有人嫌弃老街贫穷落后 ，如细妹子的

母亲、彪哥等。三姑与六姑娘的冲突，则

体现出传统女性与新女性在价值观上的

鸿沟。

最终，在更高的人性以及更具超越性

的价值观照下，冲突得以消解。三姑与六

姑娘的和解，发生在六姑娘不顾个人安危

救出火中的三姑这件事后。万志斌、癞

子、细妹子、李篾匠、万师傅等也在生活的

锻造下、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在政府的扶

持下、在老街的文化滋润下，重新找到了

生活的坐标。

总之，怀旧不是目的，任何仅仅停留

于情绪消费的怀旧，都不过是虚幻的精神

漫游。真正有价值的怀旧，能够让我们在

具身体验过程中，感受那些曾经哺育过这

个世界的智慧与精神，从而为我们当下遇

到的挑战提供动力。话剧《那年老街》在

题材开掘、戏剧结构、演剧形式等方面进

行了极富创造性的探索，对当前的小剧场

戏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近期，于今年 2 月 14 日登陆各大院

线的《花样年华》25 周年导演特别版，票

房已突破 6000 万元，另一部经典老片《倩

女幽魂》4K 修复版于 3 月 21 日重上院线，

上映 4 天票房破 1000 万元，11 天内突破

2000 万元，成为继《花样年华》后又一成

功重映的经典老片。

近年来，老片新映已成常态，在 2024
年就有 36 部重映，累计产出票房 4.93 亿

元。其中票房最高的是《你的名字》，单

片重映票房 1.37 亿元，最低的为《一个人

的江湖》，重映票房 73 元。一年近 5 亿元

的票房看似不多，但专业人士分析，以一

家院线 200 万元营业收入为基准生死线

的话，这近 5 亿元的票房差不多可以养活

200 家线下影院。从这个角度讲，老片重

映是对电影市场的积极补充和提振。

观众始终是诚实的，具备重温价值

的经典电影，仍然受到欢迎。如 2016 年

横扫暑期档的日本新海诚经典动画《你

的名字》，上映当年赢得了市场的一致好

评，豆瓣评分高达 8.5 分，可以说是一代

人的青春和回忆。8 年后纪念版重映，还

是当年那帮看电影的年轻人，他们带着

缅怀与重温的心态，再次走进影院，在唏

嘘中抬起票房。“我看的不仅是电影，还

是8年前那个夏天的自己。”有观众如是说。

恰恰相反，如果不具备良好的观众

基础，在当年首映时票房及口碑就极低

的影片，仅仅为重映而重映，想通过时间

的沉淀改变观众创造奇迹，那只能注定

是一场徒劳的时间游戏，票房不破百元

的“奇迹”，是观众对其最好的回答。

随着多部老片重映，去年被业内戏

称为“重映元年”。老片重映现象的深层

原因是什么？大量的“旧瓶装旧酒”上市

是否会挤压新片市场？对电影行业的创

新和市场扩展是否具备积极意义？我们

不妨从多角度去看这些问题。

大量的老片新映反映了电影市场供

给端的短缺。目前短剧市场的风口吸引

了大量的电影资金进入，这相当于挤压

了电影的生产空间，市场的盈利点转移

到短剧，新影片产能减少。事实上，我们

看 到 ，各 行 各 业 确 实 也 挤 向 短 剧 市 场 。

在去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首次

超过电影票房规模。在市场遭受短剧冲

击、产能供给不足的当下，通过重映电影

来挖掘票房潜力确有必要。

老片重映现象非国内市场独有。去

年莱卡工作室的定格动画《鬼妈妈》，重

映 后 的 第 一 个 周 末 ，票 房 高 达 全 球 第

五。索尼每周都重映一部蜘蛛侠系列，

派拉蒙在英国的 420 家影院重映了《低俗

小说》及《星际》系列。我们的邻居韩国更

是有名的电影重映大户，近年来，全球一

大波经典老片都在陆续重返韩国影院。

旧瓶陈酿再上桌，仍需点滴匠心。

经典老片和新影片如何找到各自的

市场？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有效聚拢

票房？在怎样的时机、结合怎样的热点

及档期来进行重映？都是考验老片重映

成功与否的关键。

《花样年华》在西方情人节时段，《你

的 名 字》在 暑 期 档 ，就 是 找 到 了 一 个 合

适的时间点。我们还看到，老片重映有

着新技术的加持，如利用最新的修复技

术，将影片从低分辨率提升到 4K，或将

2D 影片转制成 3D 版本，都吸引着观众

重 新 走 进 影 院 ，使 得 经 典 老 片 情 怀 再

现，焕发新生。

《花样年华》重映，终于可以把“欠”的票补
上。经典影片再现，除了抚慰观众的怀旧心理，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激荡
或重塑观众的审美，也有效地给新片的摄制提供
艺术参考，鞭策新片不断致敬经典并提升品质。

《花样年华》的创新性、精良摄制以及所运用
的镜像、隐喻、渲染、留白等艺术手法，是当下不
少影片缺失的，却是经典影片的必备要素。

不同于绝大多数影片所诠释的婚外恋题材，
《花样年华》呈现的只是发生在两个家庭的闭环
里——一个家庭的丈夫、妻子，与另一家庭的妻
子、丈夫之间的交错关系。看似缘于配偶的出
轨行为，男女主人公俘获接近彼此的机会，最终
也沦为出轨的双方，步配偶的后尘。其实影片
要表达的，并非这番简单的情感逻辑，和一两个
家庭的婚恋矛盾，而是一种社会心理与人性真
相，是一种必然性，即使没有配偶的出轨，男女
主人公也终会“邂逅”。

男女主人公各自的配偶周太太和陈先生，在
片中只闻其声、未见其面，连群众演员都算不上，
却作为一种精神枷锁无处不在，紧扣于男女主人
公的心路历程。这些都突破了平常婚外恋题材
的框定和主旨。

影片有意无意运用镜像理念，表述对仗式的故

事。不仅讲述周慕云与苏丽珍两人的，也在诠释陈
先生与周太太的。男女主人公对待各自配偶出轨的
态度十分较真，很想获悉周太太与陈先生是如何开
始接触并顺理成章地交往的，于是，他们不断在一起
模拟和排练对方出轨的情节和感受。两人已不经意
用实际言行赋予了明确答案，只是他们身在局中而
不自知或不愿自知罢了。

周、苏的交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显性演绎出陈
先生与周太太的交往事实，显性与隐性之间，存在镜
像关系，虽然片中鲜有陈先生与周太太的戏份出现
在镜头里，但借助周、苏的来往，可以推测并知晓。

隐喻手法体现更明显。旗袍隐喻女主人公的
心情变化，逼仄拐转的走廊隐喻某种缠绵又纠结
的心理；雨中的路灯隐喻心灵的孤寂；钟表隐喻特
定时刻或某种结束等等。男女主人公的变与不
变，也是一种隐喻：男主人公的服饰几乎一成不
变，仿佛永远一套西服加领带；女主人公却凭借不
同色泽和款式的旗袍表达各个阶段的情感微变，
既出挑了自身格调的孤傲、雅致，以及对琐碎生活
的不将就、不流俗，更抒发某种挣扎、凄婉的心境。

影片还通过环境细节来渲染角色心境。大
场景的色调昏暗、湿漉，仿佛有下不完的雨和辗
转不完的楼道，与剧中婚恋的状态很吻合。阴晦
的氛围中，男主人公笔挺的西服、女主人公华美

的旗袍与之形成某种格律，彰显他们的情感并不
适配所处世俗，也就注定凄美结局。

按常理，影片多半要完整地讲故事，《花样年
华》恰好“反故事”，甚至有意肢解故事，让原本可以
浑然一体的情节支离破碎。爱情只是外壳，导演要
揭示的是复杂而幽微的人性，以细节的刻画达到人
性近乎完整地呈现，拼贴出内心世界的版图。

对于留白，影片几乎用到极致，片头到片尾几
乎每个节点都有，导演或许深谙中国传统书画的
理念，影片的人物、台词、场景，尤其是情节，都尽
量简洁，只过滤出细节，推动故事的行进。

对于文艺片，观众总有误解，以为形而上、不
及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考量，
总能攫取文艺片中的商品元素和商业的可能
性。如苏丽珍的诸多样式的旗袍，既可以宣传中
国服饰之美，又可以作为具体商品的一个卖点。
中国人早已知晓旗袍的美与文化，自然而然会成
为观影后的女性谈资和消费可能性。如果在海
外公映，外国的女性观众对这些考究的旗袍难道
会无动于衷吗？

真正高级的商业及商品，往往具备文化底
蕴的支撑和艺术氛围的浸润。艺术和商业完全
可以相辅相成，只是需要努力找到平衡感和契
合点。

老片重映仍需点滴匠心老片重映仍需点滴匠心
□ 赵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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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老街那年老街》》
沉浸与超越的艺术之旅沉浸与超越的艺术之旅

光影风尚

□ 苏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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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给自己的创作定了一个
方向，就是关注农村，了解农村，记述农村。但有那
么一段时间，我行走在乡村，看不到多少人，能看到
的，也都是老人。我的朋友晓东的老家田西坑，只剩
下一个人，一个腿有残疾的人，而且这个人也不一定
住在村里，他很多时间都住在镇上。村里到处都是
草，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路也被草掩了。在临川茅排，
也看见一个空心村。那村叫上山村，依山而建。我
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但走到村里地势最高的一幢
屋边，我们仍没见到一个人，我们看到的，是家家门
上生锈的锁。这上山村有七八十幢房子，在大山深
处，算得上是一个大村。但随着人们的搬离，当年的
繁华烟消云散。那段时间，我的小说只写这些，写乡
村的老人，写乡村的留守儿童，写没有人的空壳村。
这样的作品多了，自己都觉得雷同甚至有些厌倦。

难道乡村就是这样的吗？
有一天，又去乡下，顺一条乡间小路走进一个村

里，忽然，我闻到油香了。是个小村，怎么会有浓浓
的油香呢？进村一看，发现一个榨油厂。这个时候
正是油茶成熟的时候，油厂里正在榨茶油，于是这个
村就浸在油香里。随后了解到，这个地方满山满岭
都是油茶树，但以往，只有镇上才有榨油厂，而这个
大山深处的村庄，离镇上非常远。因此，山上那些
茶子往往跌落浪费了。后来，一个能人在村里开了
一个榨油厂，一下子，村民们都有事做了，大家都上
山摘茶子。这个村，也因为这家榨油厂而活了，村
民也因此提高了收入。为此，我创作了小说《我闻
到油香了》。

文中有这么一段：
“他后来真在村里开了榨油厂，这下村里人榨油

不要去镇上了。不仅是村里人，附近村里的人，也会
拿着茶子来榨油。

一个村，浸在油香里。
这时候山上的茶子有人摘了，有一天他出门，看

见山上到处都是摘茶子的人。
这天又有人来榨油，是两个人，一个说：‘这么小

的一个村，有榨油厂？’
一个说：‘有，我闻到油香了。’”
这是我在乡村的新发现。
有一天，在一个村里看见一个戏台，戏台破破烂

烂倒了一边，戏台上还长满了草。一些老人，坐在戏
台下面一排石头上。我跟他们聊天，问他们，这戏台
是不是有些岁月了。老人说那当然，是古戏台。我
问演过戏吗？老人说当然演过戏。但说完，老人们
叹了一声，说演戏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戏台倒
了，演不了戏。一段时间以后，我再到这个村，看到
戏台修好了。一问，原来是村里有人出资把戏台修
好了。戏台下面仍坐着老人，他们告诉我，过几天要
演戏，让我来看。我真去了，还真是热闹，进村的路
上，都是去看戏的人。为此，我后来写出了小说《戏
台》。

结尾是这样的：
“天黑了，戏就开演了，三公坐在下面，他想起上

次在梦里看戏，他怕这次也是在做梦，于是伸手掐了
掐自己，不错，是真的，不是做梦。

台上唱起来：
山也清水也清
人在山阴道上行
春云处处生
官也清吏也清
百姓无事到公庭
农歌三两声”
……

其实，当下的乡村，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写的东
西。一天，我去乡下喝喜酒。本来，结婚酒一般都在
中午，但这次，结婚的人家却把喜酒安排在晚上，让
人不解。进村后，我发现禾场上摆满了烟花。原来，
是为了放烟花的效果，他们才把结婚酒安排在晚
上。说实话，这次喝的结婚酒，让我难忘。为此，我
也写了一篇小说。

来看一段——
“晚上六点，喜宴开始。冬天天黑得早，先放烟

花，黑夜里忽然就灿烂起来。满天空的五颜六色五
彩缤纷。便想到‘东风夜放花千树’，还想到‘花市灯
如昼’这样的诗句，但这些诗，无论如何是不能形容
出我眼前的瑰丽的。我眼前，烟花把一个漆黑的夜
空装点得如梦似幻，美得让人无法形容。

间隔一会，继续放烟花，有人搬来一些更大的烟
花，一共八箱，每箱烟花跟前站一个人，然后，听到一
个人喊：‘准备——点火——’

八个人同时点火，又是满天空的灿烂，不仅如
此，天空上还出现了八个字：

‘王军邓娇新婚大喜’”
很惊讶。
继续放烟花，这回是十八箱烟花，十八个人同时

点火。旋即，天空出现了一副对联：
“乡村焕彩良缘天赐同心结
产业兴农佳偶天成并蒂莲”
我真的被震撼到了，这个璀璨的夜晚，看着眼前

的烟花，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那样的美好！
近来，我写了很多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

让人看到乡村的希望。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这就是把乡村的美好呈现给读者。

把乡村的美好
呈现给读者

□ 刘国芳

影片重映时观众展示的纪念明信片。


